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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张远伦

前不久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在渝闭幕，而
诗歌的热度并未消退。

我常常觉得，诗歌的“小众”特质在重庆
并不存在。这里诗人众多，我知道名字的重
庆籍诗人不下300人。只不过，像1980年代
那种诗歌流派众多、诗人大多具有明星效应
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进入新世纪，重庆诗
歌走向丰裕、稳健和包容，诗歌的美学气质
并未出现单极、两极现象，而是呈现出多元、
纷繁和活力十足的景观。

作为朦胧诗时代就成名的诗人，傅天琳
堪称中国诗坛常青树，她的诗歌超越人生苦
难，直抵思想的深邃和澄明，在天真、天然的
气息中，获取了“生命之诗”的进阶，以《柠檬
叶子》斩获了鲁迅文学奖。土家族诗人冉冉
进入新世纪后题材更为自由从容，近作长诗

《群山与回响》浑厚绵延，中年哲思和情绪相
互映照，有大气而又圆融之美。同样进入

“中年写作”的诗人唐力，从唯美中脱身，进
抵宽厚之境，偏重于诗歌的精神性，发现事
物的隐秘诗性，渐渐有了敦厚、沉稳、深远的
气象。土家族青年诗人隆玲琼落笔在孕育
和培养新生命的日常之上，焕发着“日常的
神性”之光。我常常觉得，这类“传统载道”
美学气质的诗歌并非保守，这种守正其实很
难。并非西化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才是
现代的，有力量和后劲的拳法，往往尝试的
是“中路进攻”，而不是绕圈子和打小技巧。

新世纪之初，网络诗歌风起云涌，重庆
的“界限”聚集了很多优秀诗人。这个论坛
的创办者李元胜，其诗歌极具生活在场感。
李元胜凭借《无限事》获得鲁迅文学奖，然而

他并未止步，创作了《黄河边》等一批精湛技
巧和宽阔气象相结合的诗歌。金铃子的诗
歌“气”很足，这是来自内心的力量，气息一
以贯之，诗歌浑然一体。梅依然诗歌重在袒
露灵魂深处的孤独感，这是关于人生终极意
义的抒情之诗，也是另一种哲学思考之诗。
白月诗歌是心灵的点击，语言和内容都有撕
裂感和埋伏着的暗渠。大窗的诗歌也有不
少在生活现场的即时发现，具有诗人洞悉生
活的“显微镜之眼”。蒋艳诗歌越来越注重
在都市中的瞬时感受，语感也越来越成熟。

都市圈之外，在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
有着不少异质而又具探索性的诗人，酉阳的
冉仲景就是其中之一。冉仲景从康定“雪原
系列”诗歌发端，以一批纯净的抒情诗歌冲
进诗坛，后来从藏区调回酉阳，受当地民谣
传统影响，创作了一批具有新民谣风格的佳
作，尤其是《致命情诗99首》，是才华和情感
的凝结之诗。同为酉阳诗人，杨犁民则专注
于旷野诗情，《花朵轰鸣》等诗集呈现了酉阳
地域特点中高远、安宁、干净的部分。大江
大河与雄奇山脉，造就了以柏铭久为代表的

“三峡诗群”。而乌江流域谭明等人的诗歌，
则是以乌江符号为精神图腾。璧山诗人赵
兴中的“小镇书”系列、城口诗人滕芳的“香
炉村”系列、合川诗人李苇凡的“沙鱼镇”系
列、涪陵诗人姚彬长诗“村居笔记”等，无不
彰显了地域写作这一亲情血脉的绵延和淳
厚。

进入新世纪，中国诞生了“打工诗歌”。
作为具有大量农村人口的年轻直辖市，重庆
也诞生了不少具有“底层叙事”美学气质的
诗歌。以泥文、张守刚为代表的“打工诗人”
返回家乡继续创作，成为重庆诗坛一股不可

忽视的力量。近年来，酉阳诗人弗贝贝以远
赴新疆务工生活为题材，创作出版了诗集

《尉犁》，她的“底层叙事”有着风情之美，一
定程度超脱了打工诗歌拘泥于个人艰辛的
局限。

在新的美学潮流中，口语写作作为一种
新的尝试，已经逐渐走向更为阔大的空间。
其实，早在第三代诗人中，就已经在这一领
域有了成就。比如何小竹，近年从成都返回
家乡彭水定居，写作了大批亲情诗歌。这类
诗歌以日常口语为语言方式，以日常生活为
书写对象，真切动人。黔江区诗人麻二近年
来也有不少类似诗作，作品不仅有庸常细
微，而且不乏穿透生死、洞悉人生真相的作
品。年轻诗人中李文武、廖兵坤等人也有亮
眼的表现。

新古典美学气质也有一定程度回暖。
新古典并非文体探索，而是一种近乎古典诗
歌情怀的作品。这类诗人注重魏晋风骨或
者唐宋气质，诗歌中透出隐逸情怀、士子情
怀、家国情怀，以古典诗歌中意象写作为主，
注重古为今用，呈现出一种新的现代诗之
美。诗人宋炜的“桂花园”系列，氤氲着才子
之气息、逸乐之心象。李海洲的创作，兼具
现代诗和格律体，有着独有的语言体系，气
质颇似宋词，神游却在当下。

重庆诗歌在美学气质上的探索还很
多，远不止上文的 6 个镜面。本土诗人中，
60 后是领军者，70 后是中坚力量，但是，明
显后继乏人——目前，我仍未能发现在诗
歌美学体系上有自己建树、文本能支撑的
重要年轻作者。“重庆诗歌重镇”这一美誉
仍需要一代又一代诗人不断努力，否则，便
会徒有虚名。

新时代重庆诗歌的六个镜面

□张发明

“天下海棠本无香，独昌州海棠香气扑鼻。”
每年春节期间，太阳才刚刚转过身，成行成片的
海棠花便竞相开放，率先带来春天的信息，装扮
荣昌的繁华。

我曾经是一株海棠——1993年大学毕业后
赴荣昌工作，到2018年离开昌州棠城，整整25
年。我从毛头小伙变成了中年大叔，荣昌也变大
了、长高了、增强了，却始终是我心头的一份牵
挂。

老实说，荣昌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光鲜。从
永川到荣昌坐汽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经过县城
时看到公路两边都是低矮的瓦房，墙壁和瓦上都
沾满了汽车碾过溅起的泥浆，使青砖黑瓦显得更
加灰暗。临街门面用薄膜和布匹搭建的雨棚一
直伸到了公路上，一阵风吹过，此起彼伏，摇摇欲
坠。在县文体局报到后，又经过近一小时的颠
簸，穿过安富镇五里繁华，才来到我工作的工
厂。只有看到工厂俱乐部雄壮的大楼和林立的
家属楼时，才让我心里升起一种庆幸的、自豪的
感觉。

3年后，我考取了公务员，工作地点换到县
城。8年县里工作，给我打开了一扇更好地感知
社会、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窗口。随着成渝高
速公路的开通，坐汽车到重庆主城区从4小时缩
短为两小时。我也见证了办公电话从摇把子到
拨号盘再到程控电话的变化；印刷资料从“油啄
母”变成针式打印，然后再变成一体机打印；从县
城通往乡镇的公路从“扬灰路”变成“洋灰路”，然
后再变成柏油路，一个小时之内能够到达所有乡
镇。

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乡镇任职。感谢3年
乡镇经历，让我实现了从部门工作人员到基层领
导干部的转变。那时的乡镇工作，让我记忆最深
刻的首先是条件差。下雨天，雨水从办公楼5楼
楼顶一直流到底楼，每天下班必须用薄膜把办公
桌罩住。其次是财政穷。记得有次出差，领导在
发票上签了字同意报销，可财政没钱，我等了一
年才报到账。第三就是矛盾多。吃饭与发展的
矛盾、拆迁与居民的矛盾、城管与商户的矛盾、殡

改与丧家的矛盾、计生与超生的矛盾等等，那时
的乡镇干部就是“灭火队员”。当然，乡镇工作也
有其乐趣，当自己能够为老百姓解决因灾致贫、
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等问题，能够为他们产业发
展、生活改善、纠纷调解献计出力时，老百姓流露
出的那种感激之情，我终生难忘。

之后，我回到县里，有幸为荣昌发展的重
大决策部署下点笔墨功夫。4年时间，荣昌城
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一倍，通过建设香国桥、海
棠桥、施济桥，使荣昌城区历史性地跨过濑溪
河，从池水河“一河两岸”时代步入了池水河、
濑溪河“两河四岸”时代。旧城改造基本完成，
配套完善的居民小区接连涌现。同时，大手笔
实施了城市“净化、亮化、绿化、美化”工程。傍
晚时分，华灯齐放，感觉荣昌的夜空从来没有
这么灿烂过。此外，通过全国文明县城、国家
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三城同创”，硬是拿
回了3块国家级的金字招牌。

2015年，荣昌撤县设区，千年荣昌实现华丽
嬗变。如今，荣昌城市建设迈入池水河、濑溪河、
荣峰河“三河六岸”时代，正在建设运动之城、活
力之城、健康之城。成渝高铁开通，使荣昌实现
了“半小时重庆、1小时成都”，极大地提升了荣
昌的区位优势。荣昌工业园区升格为国家级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荣昌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成
为我国第一个畜牧单产品国家数据平台，荣昌国
际货运机场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将为荣昌高质量
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直辖以来，荣昌发展定位从“重庆西大门”，
到“渝西明珠”，再到现在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要增长极，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离我们越
来越近。

在今年“我爱重庆·精彩一日——百万市民
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中，我专门策划了一次成
渝特色美景美食美女同框活动，上午抓拍成都宽
窄巷子的川剧绝活，中午打卡海棠香国的非遗文
化，傍晚慢拍重庆两江四岸的灯火繁华，以一日
千里的精彩瞬间表达“融巴蜀灵气，兴天下荣昌”
的美好祝愿。

海棠，默默无言，只为花开，一生为繁荣，一
心为昌盛。

海棠无言为荣昌

□徐文峰

天刚麻麻亮，太阳还没“上岗”，路边的浅草
还带着露珠，“福打滚”唱着山歌，开着他的板板
车下山了。

板板车上载满了他精耕细作的七彩糯玉
米。这玉米吃起来糯糯的、香香的，还有点甜甜
的，女人和孩子最是喜爱。

赶早拉拢城区农贸市场不到两个小时，满满
一车七彩糯玉米被抢购一空，近千元钞票揣进他
兜里。

“福打滚”文化不高，20多年前初中毕业即
辍学在家。但他脑壳聪明，因皮肤黝黑，人称“非
洲帅哥”。

其实，他不喜欢村里人叫他“福打滚”。打滚
或打滚匠，是贬义词——渝东一带把小混混、赖
皮的人叫“打滚匠”。他本名大福，“福打滚”一名
的由来还得从10多年前说起。

大福住的地方叫金鼓岭，海拔在1000米左
右，离梁平城区倒也不远。他家住在山顶上，基
础条件差，连一日三餐都只有将就。他开始不安
分起来。

一日，城郊正好赶场。在一个卖土鸡蛋的
大爷跟前，一个烫着卷发、穿着得体的中年妇
女付完钱正欲离开。大福不知从什么地方钻
出来，笑着对中年妇女说：“姐儿，我这里还有
两个蛋，你要不要?”中年妇女恨了他一眼，骂
道：“宝器!”“大姐，你买不买没关系，但不要骂
人噻!”大福也不示弱。“你个打滚匠！你有两
个蛋拿出来看嘛，拿得出来我给你百块钱一
个。”

哪知，大福变戏法似的，还真的掏出两个鸡
蛋。中年妇女下不了台，愤愤地甩出两百元，骂
骂咧咧地快步离去。

从此，大福在村里村外出了名，村里的年轻
人都叫他“福打滚”了。

话说5年前，镇里帮扶干部吴博士花了3天
时间，在全面了解情况后，建议“福打滚”种植高
山西瓜。因为金鼓岭海拔高，早晚温差大，西瓜
甜度高。吴博士为他精选了西瓜种。

开始，“福打滚”完全是懒人种瓜：西瓜苗缺
水了，他挑水淋；眼看泛绿的西瓜有拳头大时，他
请人拉来一大车猪粪水，倒在10余亩西瓜地
里。什么除草杀虫，他也省去了。

到了西瓜成熟的季节，其他瓜农数着钞票心
中乐开了花。而在“福打滚”的西瓜地里，放眼望
去，杂草一片；走近一瞧，西瓜大的大小的小，很
不匀称。村民看了都嘲讽说，得钻进半尺高的杂
草丛中顺藤摸瓜。

好在“福打滚”的西瓜追了不少农家肥，加之
海拔高、温差大，西瓜倒也很甜。卖下来，他还赚
了好几千元，算是收获了第一桶金。

“‘福打滚’碰上了贵人。”村民都这样说。这
不，吴博士又来了。“要想多挣钱、奔小康，还得靠
科技和勤劳。”吴博士鼓励“福打滚”种植高山土
李子扩大战果。

“福打滚”这才拿出了英雄气概。镇村干部
帮他协调流转土地，很快，近200亩适宜的土地
栽上了土李子苗。两三年光景，李子树刷刷刷长
粗长大。但不能让李子树长得太高，树高了水分
汲不上去，果实小且品质差。“福打滚”从帮扶干
部那里学到了绝活，他剪枝、刷白、施肥、疏果，忙
得不亦乐乎。

“福打滚”种的李子叫青脆土李子。待到第
四年七月底，他家的土李子进入丰产期。矮化后
的李树枝叶繁茂，成熟后的土李子圆圆的，有半
个鸡蛋大小，青翠欲滴，压弯了枝条。咬一口，嘎
嘣一下，直甜到心里。

“福打滚”兴奋了几个晚上，请回儿子为他掌
管财务，算盘一响，毛收入直逼7位数。他又在
房前屋后种上了七彩糯玉米。

今年春暖花开后，“福打滚”又乘胜追击，办
起了生态农家乐，取名“筷乐人家”。李花盛开之
时，“火烧叶林红霞落，李花怒放一树白。”李果成
熟之季，“摘持欲以献，尚食且踯躅。”他这两季又
赚了个盆满钵丰。

“福打滚”腰包鼓了，境界也高了。他搞起了
土李子种苗基地，免费为村民提供土李子苗。

在村民大会上，村党支部郑书记征求大家的
意见：“不要再叫大福‘福打滚’了哈?”“要得!”村
民们齐声应和。村第一书记小宋脑筋一转，立马
为他取了一个响亮好听的名字——招福哥，赢得
了满堂掌声。

行走在熟悉的金鼓岭上，招福哥神采飞扬，
用脚跺跺山间小路，一种特殊的“轰轰”声由地下
发出，像擂响的战鼓一样，仿佛在为他鼓劲加油，
激励他在小康路上走下去。

“福打滚”正名记

□傅天琳

1982年5月，我和几位诗友一起去看望
聂老师。老师问我有什么新作没有，我就背
诵了几首刚写出来的有关母爱和童贞的诗，
老师大声叫好，当即拍板说要给我出版一本
诗集。那时出版社刚恢复不久，需要增加一
些编辑，聂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到出版社工
作，我说愿意，老师便竭力推荐我。同年8
月，我真的就调到重庆出版社了。

印象中聂老师抽烟厉害，身体一直不太
好。瘦，脸色微黑，稍稍有点累就会气喘。
这几年气喘更严重了，几乎很多时间都在医
院度过。可是当护士一走，他便孩子般手舞
足蹈，直喊解放啰可以抽烟啰。朋友们苦口
婆心劝他：你的毛病出在呼吸系统，戒了烟
身体马上就会好，你不是还要写自己的长寿
湖吗？身体不好怎么写?

说到写长寿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
一片水，他怎会不动心，眼瞳湿湿，立即映现
出湖光岛影。他连说要写要写，要戒要戒。
可是戒来戒去还是戒不脱。

就是在那样子的长寿湖，玉娇龙、春雪
瓶这些好听的故事也曾挠痒过多少如醉如
痴的耳朵。一群人端上凳子泡上茶，裹好叶
子烟，一支支递在老师手上，说，你就坐在这
儿讲罗小虎吧，我们边听边挖，你那一块土
我们包了!

聂老师就在田边土坎，一遍遍讲得他的
罗小虎丰满传神起来。终于又过了许多年，也
就是我调到出版社的时候，他要写了。其实，
这之前他已经写过一些，在重庆群众艺术馆印
的小册子上。我看过，好看得心欠欠的，那是
《玉娇龙》的前8回。工整严密的对偶，清丽柔
婉的字词，扑面而来的文字的芬芳，是诗!

聂老师拉开架势将一叠500字的大稿
笺往案头一放，他写一章，我们看一章。自
不消说那一阵心弦为之扣着悬着多快乐又
多难受了，我们最惊讶的是老师不用草稿，
一次性成章!思路那样明晰，文笔那样洒脱，
大雅大俗，大智大慧，真真是一个大手笔!每
日三千五千，乘胜挺进。

写得顺手，老师便要念要讲。那日见他
在屋子里走走走，纸烟不停地抽抽抽，知道
是写得不顺，流水被泥石挡道了。他一边走
一边说结尾不好结呀，就像编背篼要收口，
一篾一篾都要有所交代。

家里老小十几人，就有十几个玉娇龙十
几个春雪瓶。参与文稿讨论的，除了老师夫
妇、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儿孙女外，还有跑
来跑去的小耗子、猫，夜夜在顶棚竹席上，叽
叽叽争着发言。这破旧的危房，夹在厕所与
垃圾堆之间，夹在每日一万辆汽车的噪声和
尘埃之间，陪伴老师一家，度过了 8个春
秋。聂老师，他一边躬着腰，咳着嗽，一边以
他神奇的力量，以他最通俗又最典雅的笔触
建筑起另一座文字宫殿，迫使上百万的读者
不得不顺从于他的指向，酣畅淋漓又细致入
微地跟着他漫游。

对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钟情，聂老师
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最先知道他的名字，就
和民间文学联在一起。1956年，出版社出
版了一本名为《金鸭儿》的民间故事集，这本
书很快在苏联被译成俄文出版，一下子印了
18万册，超过重庆印数若干倍。重庆文艺
界朋友对这本书的作者不由刮目相看，打听
起他的底细来，才知此人五十年代初曾任重
庆《新民报》记者，平日就爱坐茶馆，尤喜和
民间艺人闲聊。1952年《新民报》停刊，聂
老师进了出版社。

上世纪80年代，独具慧眼胆识的《今古
传奇》毅然把《玉娇龙》及其续篇《春雪瓶》陆
续介绍给全国读者，使这两部长篇小说成为
传诵一时的名篇，使聂云岚这位老作家在文
坛上再一次亮成一颗明星。

《玉娇龙》《春雪瓶》的创作成就，读者明
眼自知，这里只想提到的是：聂老师写作煞
费苦心。《玉娇龙》最初产生轰动效应时，有
人听说是据王度庐所著《卧虎藏龙》改写，认
定此事易为，迄全书既出，才承认两书在主
题、人物、情节上大不相同，《玉娇龙》是再创
作而非一般意义的改写或扩写。而另起新
枝、毫无依傍的《春雪瓶》，更让读者认识了
聂老师的创作实力，冰释了最初的误会。

1985年，出版社在大坪九坑子盖了新
楼，我们都搬了进去。聂老师家最诱人的，
是一张漆得黑亮的大书桌，加上一排大书
架，透出又庄严又厚重的书斋气。你只以为
老师会写文章么，才不止哩，老师会写旧体
诗，并擅长书法——《玉娇龙》《春雪瓶》两书
的封面题字，就是老师自己的。

聂老师写《玉娇龙》，不知是他的侠肝义
胆赋予了他的人物，还是人物的气质影响了
他的一生。大侠聂老师，生活中经他扶助的
弱小生命有多少，慢慢道来，那将是一部长
长的系列片。

我们大事小事找他，老师总是用说笑话
讲故事的方式，为我们宽心排解，许多教益
就这样蕴含在他可爱的情趣之中。而老师
本人，似乎从无委屈，他的玉娇龙风波，他的
病，他的猫鼠乱窜的破房子，他一句不说，从
来不说。我去医院看他，见他全身插满各种
管子，心里痛得流泪，他屏足力气的第一句
话竟然是问我，你评职称的事怎么样了?

深深怀念聂老师!

扑面而来的文字的芬芳，是诗
——忆恩师聂云岚及《玉娇龙》


